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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正濂：周建国先生是给我们书协出了个题
目，他觉得，其实就是领导关心不够。我个人是这
么看：篆刻工作做得好还是不好，篆刻作者的待遇
怎么样，书协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不是完全的责任，
我觉得跟个人的努力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接下
来我想请今天市场做得很好的金良良来说一下。
书协有没有给过您帮助？具体的大的帮助我估计
不大会有，但是人家市场做得很好，经营做得很好，
我觉得这跟个人努力肯定有一定的关系。当然您
可以不局限于我这个话题，我的建议呢，就是您可
以谈谈篆刻创作和市场的关系。

金良良：徐老师说市场很好，其实现在大环境
都不好，我市场也不好。我简单一点说，首先这个
展览，我是一定要来看的。说一个小事情，我进大
学读书，开始专业的书法学习以后，我第一个知道
的全国大名家应该就是徐正濂老师。但是那个时
候，不像现在网络发达，所以都不认识，但闻其名，
不见其人，只是在很多次的展览现场，我就问别人，
我说那位是不是，对方说是。所以我就是在很多展
览的场合和徐老师打过几次招呼。我这个人的性
格，不是那种喜欢跑来跑去的，所以仅限于打招
呼。关系不深，但我老早就熟知徐先生，也一直很
欣赏他的篆刻，书法好像见得不多。不过近些年
来，因为我有徐先生的微信，所以一直能看到他的
篆书创作，我一直很关注，因为我觉得书、印在当代
能够如此高度的统一，真的是很难得的，这是需要
极高智慧的，没有极高的智慧是统一不到一起去
的。

再说回来。我大学毕业以后，面临着生计，这
是每个大学毕业生都会面临的问题。租房子，地方
很小，没有办法写字，所以我选择了篆刻。到现在
为止，我的书法创作仍然停留在小型创作上。我加
入上海书协以后，极少主动参加书协组织的投稿活
动，除了届展。因为我觉得届展，作为一个上海人，
是义不容辞一定要去参加的。很幸运的是基本每
次都能得到老师的肯定，然后都入展了。因为要解
决生计问题，所以我选择了篆刻。所有在大学里所
谓科班出来的作者，毕业后大多会有一个很痛苦的
过程，因为这时候你身边的老师同学都不在了，离
开了这样的氛围以后，你会很迷茫，所以必须另找
老师。当初是由王伟平老师介绍我认识陈身道老
师，然后我就跟着他。陈老师是一位好老师，他没
有给我做过任何的示范，包括连改印稿都没有。我
去跟他学习的时候，他只跟我说这个好那个不好，
然后余下的问题就让我自己去想。另外他会针对
我的不足，去找一些资料给我，或者告诉我哪里有，
你可以自己去找。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是很渴望老
师能够给我改一改，希望可以具体到某一个细节。
可是陈老师就是不给我改。有的时候，甚至在一张
纸上，按照我的要求他写完了以后，纸还不给我带
走。他说，这个你就不要带回去了。我就凭记忆回
去改进，我觉得这很有益。现在陈老师也算上海的
老先生一辈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刚退休，上面
还有更老的一批老先生。我领略到了老先生的风
范。

又扯远了，再回来。因为生计的问题，又恰逢
互联网的兴起，所以中国篆刻网、中国书法网、书法
江湖等，给了我很好的交流和学习的平台。我就在
那个时候，一方面离开学校，我跟着陈老师这样一
位不太爱说话的老师，而我是一个年轻人，还是比
较爱交流的，所以找到了这些平台进行交流，而且
通过交流感觉自己一下子长大了很多，进步也快速
一点，因为在网络上可以畅所欲言。现在胆子小
了，以前胆子还比较大，有点类似于初生牛犊不怕
虎。我是做学校老师的，有很多人劝我不要做了。
我说要做，一个呢我是看中那份稳定工资。我那时
候刻印是不卖钱的。那时候我也不了解老先生是
多少钱一方，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印是可
以卖钱的。我记得我最早一方印，大概是50块钱
吧，还贴石头，2004、2005年吧。这样走过来，觉得
自己在生活上有了一定保障之后，我才逐渐地在所
谓的篆刻艺术上投入更大的精力，然后再慢慢独立
相对自由。我觉得年轻人，其实我也是年轻人，就
是他在面临生计和艺术的时候，还是可以做到一个
平衡的。我个人觉得，生计是没有底的，你想过得
很好想发大财，靠篆刻发大财我是暂时不敢想的。
但这是我的愿望，因为谁都想过得很好。不过我会
坚守一个原则，先把自己的艺术水平提上去，其他
事情是慢慢来。如果我自己的艺术水平提高不上
去，那后面的事情就不好说，我一直秉承这样的原
则。可能有人认为金良良市场很好，但是我为什么
说大环境不好？因为我是比较早的直接经历市场
考验的一个，好与不好，我心中很有数。恕我直言，
有部分所谓的中年以上的，或者再早的，价格里面
的水分还是很大的。我呢，承大家厚爱，有一部分
订单，但是现在因为大环境不好，我有时候情愿不
刻，先放着，去写写字。因为我对物质的要求不是
很高，达到小康水平就可以了，我就觉得非常满足
了。现在还有大量的一批朋友做书法教学，也不
错。教学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开始了就停不下
来。我身边朋友倒苦水说，很想再重新自己刻自己
写，但是教学生的问题停不下来，如果不教，就没有
生计。我说幸好我选择了这条路，幸好我有教师这
个职业，饿不死，然后稍微能卖掉几方，提高一下生
活质量，然后就有足够的精力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
好。这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谢谢！

徐正濂：金良良说得很有意思。生计是我们每
一位作者尤其是年轻作者绕不开的话题，除非您家
里有矿。我想，现在不仅上海，就全国范围来讲，也
不仅篆刻家，包括书法家、画家，都面临着一个考
验，就是坚持我的润格宁可没有订单，还是放下我
的身价去接一些任务为好？这个话题和我们今天
的议题也许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会有人感兴趣，我
们可不可以请网络推手也是画廊老总还是《财富与
投资》杂志主编的叶辉谈一下怎么样？谈谈现在的

市场环境下，一个书法家、篆刻家，他大概应该怎么
定位，给我们上海的年轻作者开导一下。

叶辉：前几年，书画市场呈现出一种狂热，狂热
到哪种程度呢？就是艺术家都忙不过来，忙不过来
的不是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可能几百个艺术家都
忙不过来。当时我就在想，我们这些做画廊的赚了
不少钱，赚了钱都给艺术家送过去了；然后艺术家
赚了钱之后，都去买房买车，买不了的就放在家里，
他也不买艺术品。这些钱最后怎么流通，这个东西
他能不能形成一个循环。所以当时其实我对这种
市场狂热，隐隐是有一些担心的，因为这些钱不可
能无穷无尽。现在报应来了，就是礼品市场被打掉
之后，书法家和篆刻家还好，画家最惨。画家价格
跌到哪种程度呢？以北京为首的那些最贵的画家，
跌到原来的百分之二三十。原来十万块钱，现在可
能花两万就可以买到。书法也跌一些，但是是跌得
最少的。

回到徐老师指定要我讲的这个话题，我这里打
一下广告，徐老师的书法，最早就是我开始卖的。
当时他也是属于忙不过来，现在是忙得过来了，也
是市场大环境的问题。对于在座的艺术家，说实话
有一些人，能够适应市场的，其实可以适当降低价
格。还有一些作者，不降也没有太大关系，因为艺
术品本来就是小众的。你想想，你把价格降下来之
后，销量能不能上去？其实有些作品比较小众的，
可能就是那么多客户。您降价之后，也不见得能多
卖多少。因为艺术品市场分两种，有一种像金良良
的作品，不需要靠自己出面，只要把作品发到网上
去就有人出价，这种作品是可以适应市场变化的。
另一种呢，艺术家本来就是需要靠一些手段做一些
活动，进行销售。这些作品降价了也就没有什么意
义，因为本来他们针对的也不是网络客户，或者说
是普通藏家。我接触的藏家，那些人都是比人精还
人精的，是非常挑剔的。在他们眼里，或许都觉得
我的评判水平那都是垃圾，他们自己的眼光才是最
高的。他们要藏的是什么样子的，都有自己的判
断。你很难对他们有引导，无非就是把我觉得好的
给他们看，他们来进行判断，觉得对就买，绝不是像
前些年那样，我说好，他就拿10万钱过来。那时候
大家买完了就是投资，他们买完会挂在家里吗？绝
不会。他们花这40万花得很开心，因为他们觉得，
花了40万回头一转手，就可以50万、60万再卖出
去。大不了今年不卖，我明年后年卖。纯粹是投资
的时候，无所谓是40万，还是400万，还是4000万，
没有关系。回到徐老师的话题，其实在没有做市场
的时候，价格低一些比较好，循序渐进。但是如果
已经做了市场，虽然俗话说“没有卖不出去的艺术
品，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但是你真的就把价格降
下来，原来一万现在一千这样的往外卖吗？我觉得
也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要有技巧地选择，
比如以一些形式做一些活动。像徐老师，我自己给
您建议了很多次，您也不听我的，我说了没用啊。
您现在书法其实就应该重新规格一下，您的润格跟
市场价格比较接近，但是相比之下，有些形式的书
法会偏得有些多。昨天晚上结束的一件拍卖，徐老
师润格三千，我拍卖卖了两千八，这是最理想的，基
本接近。所以这就说明润格、定价一定要科学。其
他人也是一样。对于篆刻来说，藏家最接受不了
的，就是篆刻家按字定价，这就没法让人去订制作
品，我就只能请您刻两个字（笑声）。字多字少，要
研究一种更科学的方式可能更好。我都是瞎说，希
望大家别介意。

徐正濂：非常感谢叶辉兄专程从北京赶过来看
我这个展览。按理说这个话题跟我们发展篆刻事
业没什么关系，为什么特别请他讲呢，我很希望我
们上海中青年作者重视市场，因为历史上真正的大
家，吴昌硕也好，齐白石也好，张大千也好，都是经
过市场考验过来的，而不是竞选什么美协主席、书
协主席才奠定地位的。而且我觉得现在的趋势是
越来越往市场化发展。希望我们上海作者，既要靠
体制，还要靠市场，经过市场考验的价格，才是真正
的价格，而没有真正价格的艺术家是虚幻的，自己
封自己什么大师没有用。接下来请出非常有想法
的、一个人撑起一片《篆刻观察》天地的董少校，希
望您畅所欲言，不要顾忌，第一我们这里不外传，第
二我知道即使外传了您也不怕。

董少校：谢谢徐老师。能够有机会和各位篆刻
前辈、篆刻同行交流，我觉得非常开心。我就顺着
刚才几位老师讲的情况，稍微做一点点小推论，或
者说谈一点点个人的想法。一个是，为什么当年四
十年代、五十年代出生的上海篆刻家，在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的时候还非常有名，并且能够站得住。为
什么现在我们上海有名的篆刻家不多？我想这个
不光是篆刻家能力不行的问题，而是说时代在进
步，环境在向前，有个水涨船高这么一个情况。我
们现在回头看九十年代，大学生很少，那时候交大
的大学生刚毕业就能留校当老师了，就能带大一的
学生了。我的英语老师当时58年毕业就是这样。
现在你想进交大，就算博士也想都别想，你一定要
有海归经历，一定要有项目。现在想想，真是环境
不一样了，我们不能简单的和九十年代做一个对
比。

我今年做过一个统计，上海有过多少篆刻家，
修订过四版。现在统计大约有400多人，实际上可
能更多，但我感觉已经比较接近这个人数了。我们
再扩充一点，可能我们上海能拿出一幅印屏或者发
表过作品的人，我估计有500个。能够有名有姓，
有出生年月的，我现在能够统计到400。按年龄来
看的话大概四十年代出生有50人左右。占最大比
例的，不管是从第一版到第四版，一直是五十年代
之前。那么我们现在能够举得出例子来的，外面的
人包括我们上海本地人，一说到上海篆刻的时候，
能够说三大家、四大家或者说几大家，全都是四十
年代出生的那些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一方面有

老同志的提携，另一方面经过了改革开放初期，他
们出道早，一步早了就一直早。我们用一句不太恰
当的话来说，五十年代出生的作者，就是一直被他
们压着的。有他们这些人在，我们五十年代的人，
要想打得响，不是我们能力不行，“不是国军不努
力，而是共军太强大”，也是这个意思。我在想徐老
师之前接受访谈的一句话，“我对于办这个展览其
实也不太重视，周慧珺老师不用办展览也能行”。
我极反对这个观点的。包括五十年代的篆刻家，要
有一个对市场的认识，对评论界的认识，对历史的
认识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我们要出头，要提高我们
的声望，或者说要得到应该属于我们的那部分，就
是要靠出版、靠办展览、靠创作活动，靠这些最基本
的艺术活动来实现。如果不办展览、不出作品集，
别人怎么知道你？这次徐老师办了这样一个展览，
前面至少两位前辈说到徐老师篆书和篆刻的统一，
这一点至少通过这样一个展览让上海篆刻界、全国
篆刻界知道。徐老师篆刻这个现象在以前可能是
不那么明确的，通过海上印社这样一个有学术水准
的展览活动，那么这一块牌子就打响了，上海的徐
正濂篆书和篆刻是统一在一起的，是有意为之的而
不是水到渠成的！这就是展览的作用，能够让上海
篆刻界也好，全国篆刻界也好，重新认识徐正濂篆
刻。我觉得这是很有效、很正规、很正统、很重要的
一个方式。所以说我要反对徐老师说的我不喜欢
办展览。

对于我们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一批篆刻家来说，
占到30%左右，也就是400个人里面，大概有110到
120个人是五十年代的。六十年代以上的有95个
人。也就说这两批人加起来，是绝对主力。数一数
上海有代表性的篆刻家，像徐老师，孙慰祖老师，张
铭老师，他们都是五十年代的，可能在社会声望来
说相对低一点，但是就创作实力水准来说，是不是
比陈茗屋老师、陆康老师，包括吴颐人老师、童衍方
老师等来说低一点？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接下
来，像海上印社就应该做这样的工作，以及篆刻家
本人，办合展也好，办个展也好，我觉得这样的事情
应该是热烈欢迎的。参加这样的活动，我也非常的
高兴，我觉得这是振兴篆刻也好，让篆刻界重新认
识五十年代的人也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活动。

还有一点小的想法。我们说徐老师篆刻出于
黄牧甫，但是又明显有别于黄牧甫，这对我们年轻
篆刻者是一个很有启发的现象。2017年上海首届
篆刻展，我看作品集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就
是学黄牧甫的人是最多的，包括获奖的、提名的、还
有入展的，都有学黄牧甫的，而且有些人比黄牧甫
还黄牧甫。我个人觉得，年轻的时候学一学，学得
像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停留在这个水平、作为最高
目标的话是不合适的。徐老师的篆刻可以看到黄
牧甫的影子，但是又明显有别于黄牧甫，能走出来
形成自己的风格，是很明显的成功。我就说这些，
请大家批评。

徐正濂：讲得非常好！我也是五十年代生人，
按董少校的研究，也是属于被四十年代人压制的一
族？（笑声）这里有一位老朋友，多少年的朋友了，按
现在来讲，也是老前辈了。据我个人了解，他想法
非常多，但是他平时不太说话。再不请他说话他要
打瞌睡了。我们请吴福宝讲几句。您如果讲篆刻
不行，讲书法也可以，创作道理是相通的。

吴福宝：徐正濂我七十年代就熟悉了。我们在
一个纺织系统中，接触比较多。我现在还留了他一
方印，大概是七十年代刚认识他的时候刻的一方小
印，肯定跟现在不同了，但是我一直很喜欢。他曾
经还给我刻过一对，一方朱文、一方白文，很规矩
的，那个时候黄牧甫的东西还不多。我今天看这个
展览，黄牧甫感觉的印比较多，但是又有自己的东
西，比黄牧甫开阔和爽利。还有我看到印里面有齐
白石的影子，但是表现又不同，这是比较难做到
的。我们现在不管是写书法的还是刻印章的，他研
究某一路的话就被套住了。但是徐正濂在这里面
有自己的想法，这是我们要向他学习的。另外，上
海篆刻界以前说是半壁江山，现在是不可能了。从
书法角度来说，也是这样，书法以前也是半壁江山，
现在因为外省市发展起来了，上海哪怕正常发挥，
也不可能了，过去只能说是历史优势。除非外省市
不搞这个，那还有可能。

徐正濂：我们请上海著名作家管继平先生。不
仅写书，他也写字也刻印的，类似闻一多先生。希
望管老师不仅管中窥书，也能屈尊管中一窥篆刻。

管继平：刚才大家都在讲上海和半壁江山的问
题，我在想，其实上海在那个时候，不光是书法、篆
刻半壁江山，什么都是半壁江山，不管电影、戏剧、
文学等，全部都是半壁江山。这个跟当时的城市地
位有关系。所以说，“半壁江山”必定要到“全壁江
山”吗？其实你到顶了就要往下走，不可能越来越
好。你到了半壁江山了，你就到顶峰了，然后就要
往下走，这个其实也正常。就像写字一样，一个人
写字，总归有个顶的，写到顶了，往往就要往下走。
当然我们希望这个顶来得越晚越好，比如说有的人
八十岁才到高峰，那就很好；有的人二十岁就到顶
了，就不是太理想。

其实我们的人生，所有的动作全是抛物线。你
从下面开始起步，然后到顶，然后往下走。射击也
是，全是这样的抛物线。一个人的精力、美貌、才气
也差不多是这样。我们大家都知道，写字不是越写
越好的，有好多人越写越差，什么道理呢？他还是
很努力啊，努力却走了反方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
说，上海现在没有半壁江山也不要紧，至少曾经辉
煌。另外，小地方的人不一样。以前我们讲，上海
老先生多、名家多、展览多、印刷品多，什么都多，你
看乡下的小地方怎么可能。现在资讯发达了，他坐
在家里，网络一点，再大的名家召之即来，马上就可
以请到他面前来。好的印刷品，哪怕说是下真迹一

等，也照样可以看。这样一来，他跟你的眼界没什
么差别了。我们以前有句话，“学霸不可怕，就怕学
霸放暑假”。我现在想，“学霸不可怕，就怕学霸在
乡下”。一旦在乡下，他的心比你安定，他这个努力
程度，我们上海人就很难超过了。而我们上海人应
酬比较多，也比较贪玩。人家在乡下，就想我做些
什么事呢，就学篆刻吧，一下子就超过您了。您不
要以为人家在乡下，聪明的人还是有的。我在刘一
闻老师这里有很多师兄弟，那些外省市的年轻人，
像我知道的，辽宁张威、湖南李砺等都很厉害。上
海很少有这样的年轻人。当然在座的年轻人都很
优秀，但是总的量比不上外省市。有的人真的在很
偏僻的地方，但是拿出来的印章你一看，真是不同
凡响。八十年代以前，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您看
不到好东西，您就做不到这样。眼睛没有看到好的
东西，手怎么可能刻得好？没有这样的天才的。从
来没有看到过好的印章，但是比大家刻得都好，这
是不可能的。非要看得好、看得多了，手才能跟上
去。所以说大家很担忧，觉得我们上海现在的状况
不太好，我倒觉得没什么关系。像冲展也是的，外
省市很当回事，但是我们呢，好像不大当一回事。
像奥运会一样，中国八十年代刚刚参加奥运会的时
候，重视得不得了，奥运会拿一块金牌就是提升你
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多拿一块就给你房子，
这就是奖励机制。现在大概不会了吧。可能道理
差不多。

我觉得，篆刻要论技法上的提升，当代最厉
害。民国好的篆刻家很多，但是民国也有很多篆刻
家是玩玩而已，并没有太当一回事。像瞿秋白、闻
一多、鲁迅、叶圣陶等，都玩过印章。但是从来没有
人把他们同王福庵相比，王福庵、陈巨来是职业印
家，有很多文人印家就是玩玩。中国的文化里，文
人天生喜欢和刀有关，过去文人都喜欢拿刀刻刻文
字，在石头上刻刻啊，在哪里刻刻啊，这是文人天生
的爱好。过去刻印章的人虽然很多，但是对于技
艺，没有把它当作很高的追求。所以说当今的篆刻
水准，并不亚于前代。中国诗书画，都是前代好，唯
独印章未必。可能有些人不同意，但我觉得是这
样，篆刻当代第一。

徐正濂：管老师讲得非常好，就是有一点不好，
气可鼓而不可泄啊，他认为上海篆刻就像现在的股
市一样，处于一种下降通道，而且是一种必然性。
而我是希望来一个V形反转。咱们今天很热闹。
请杨祖柏讲两句。

杨祖柏：今天是来学习的，刚才徐老师说今天
这个研讨会不能讲他，其实谈到上海这三十年篆
刻，恐怕绕不过徐老师，必须要承认这个事实。这
个研讨会，我是有感而发，这个研讨会确实有示范
引领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开个展加研讨会在
全国普遍，但是很多研讨会都是围绕前面这个展
主，说一些好话，大家在一块儿聊聊、开心。今天这
个研讨会确实是以研讨为平台，反思、观照上海目
前篆刻的状态，以及未来发展的想法。我觉得很
好，这应该是具有引领作用的，也是在将来的个展
上可以值得借鉴的。前面几位老师谈到上海的篆
刻问题。我觉得上海的城市精神，可能对我们上海
篆刻也一样，既是目标，也是要求。上海城市精神
有十六字，“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
和”。我觉得这个城市精神也是对我们搞艺术的要
求。之所以提出这个，肯定是针对这个城市不足的
地方，反映到我们艺术上也是如此。我们书法篆刻
家也应该有这种海纳百川的胸怀，追求卓越。其实
今天这个研讨会就是围绕追求海派篆刻艺术的卓
越来反思自己，不管这个研讨会是想唤起一种忧患
意识也好，还是为古人担忧也好，都可以给我们启
发。

刚才大家谈到的上海半壁江山的问题，我记得
市委书记李强同志说过，“上海要打造品牌文化，要
成为现代文化的码头”。 上海的篆刻，实际上在中
国可以说是一个大码头，但是如何把这个码头做成
一个源头？我们过去优秀，未来是否全国还会向上
海学习，这要打一个问号。我们的前辈，或者说像
徐老师这样60岁以上的作者，为上海争得了这个
荣誉。但是未来，更年轻的作者能否继承，还是值
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其他我没想到，但是我想
到一首歌曲，我要读一下。我不会唱，但是我发现
这个歌词很好。因为我们经常说海派篆刻姓海，我
觉得既然姓海，就应该想到台湾歌手孟庭苇的那首
歌曲《你听海是不是在笑》，这首歌词怎么写的呢，

“你听海是不是在笑，笑有人天真的不得了，笑有人
以为用痴情等待，幸福就会慢慢停靠。你听海是不
是在笑，笑有人梦做得醒不了，笑有人以为把头抬
起来，眼泪就不会往下掉”。我是有感而发，我觉得
我们今天谈的有点听海的意思，有两句话我们经常
说的：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相信上海篆
刻的明天会是美好的。谢谢！

徐正濂：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妄自尊大，说得
好。现在有请我的同门师兄裘国强先生。

裘国强：我们徐兄，他的书法和篆刻相融于一
体的个人风格，首先要有创新的勇气，这在我们同
门之中是没有的；第二，他有信心和底气。从他开
幕式上讲话的声调和语气，可以见出来。还有一点
最重要的，作品中，他有他的才气。我们在座的很
多都是搞书法篆刻的，谁不想成为开风格的引领
者？但是没有底气不行，没有才气也不行。

回到刚才所说的海派篆刻，大家已经说了很多
了，其实和经济有关。当初在全国，上海经济算比
较好一点，有时间以及闲钱可以玩这个。而在好多
地方，基本上还在温饱中，不可能再有闲钱来学字
画。上海的特点又比较注重个体，关于海派文化，
前辈说得特别好，就是上海人都是各玩各的。到了
一个展览，大家就像开 party，拿些作品出来挂一
挂。回去以后，还是自己玩自己的。刚才建国兄批

评书协，其实书协有它的难处，经费有限。全国其
他地方得奖以后，可能会给他换工作，发奖金，现在
书协这点经费，全国这么多奖，怎么可能？但是我
们是不是可以改变一种方式，在全国得到荣誉以
后，是不是可以帮他在媒体上、书法通讯上做专题
介绍，这样对作者是精神层面的鼓励。以前我们开
研讨会，说难听一点，像开追悼会一样。都是说好
话。今天这个形式挺好，新颖。

李昊：今天这个展览给我印象最深的、引起思
考的，就是徐老师的一种创新性。在当代篆刻的大
环境中，如何去拓宽我们传统中已经有的审美深度
和宽度？我觉得今天徐老师展览最大的意义，就在
这里。提高大家对艺术创作的深度思考，包括对传
统的理解和变法。这里提供的信息，无论是对参观
者，还是对将来海上篆刻的发展来说，都提供了一
个方向性的思考，能不能把我们现在的这些传承，
推演出更多的变化？

李滔：好，我来说两句。我是徐老师的学生。
徐老师是字如其人，印如其人。以我跟徐老师这么
多年，从徐老师的书印发展过程来看，我觉得其最
大的特点，就是书和印里面有思想、有想法。一个
艺术家如果没有想法，你的印就刻不出个性来。任
何一个事情的成功，既要有共性，也要有个性，没有
个性的创作是不可能形成风貌的。我想徐老师作
品最大的特点就是：个性鲜明。个性鲜明里也有他
的思考、他的思想。其次谈谈上海篆刻的现状和发
展。上海篆刻的发展我认为很有前景，尽管它不像
北京是一个文化中心，但是文化底蕴存在，它不可
能发展不好。问题是我们怎么把在上海的、一些来
自外地的有才气的年轻人留下来，我想这可能是下
一步我们要做的工作。第三，艺术是真实感情的流
露，篆刻艺术、书法艺术、绘画艺术，所有艺术都是
在表达真实的情感，所以重在有自己的想法。我曾
经在学校里讲，毛主席的书法创作就很有想法，他
就说要有自己的特色。对于篆刻，其实我也是半路
出家，这几年我一直刻不好，但是我一直有冲劲，有
干劲。徐老师批评我，说我的东西太新了，太有想
法了，要停一停收一收。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不断找
事做，我们“海上小刀会”近些年来就做了很多活
动。如果你固步自封，不交流、不切磋，你夜郎自
大，你永远都不会进步，所以要交流。徐老师经常
讲，书法、篆刻就是多写、多刻，往自己认为好的方
面去刻、往自己认为好的方面去写，写出来了，刻出
来了，也就是水到渠成。如果对了，那就是大器晚
成

徐正濂：最后请我们上海书协的两位，一位老
领导，一位现任领导讲话。先请出上海书协顾问、
前上海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戴小京先生，他对我们
上海的书法篆刻情况是非常非常熟悉。戴老师先
请。

戴小京：刚才关注的话题，许多同道都已经谈
了各自的观点。我一直在想这么一个问题，有些东
西不可再造，比如海派文化的高峰，当年那种辉煌，
可能是不可再造。因为它已经有这么一个东西，如
果复制的话，一点意义也没有。而另外要重新再去
开辟一个新的高点，它需要时间。上海历史积淀很
深厚，其实到后来也可能成为一种包袱、一种累
赘。跟外地很多地方一张白纸比较起来，他们什么
都没有，白手起家，可能起来更容易。我们小时候
学书法都是学老师的字，当时也不知道深究。后来
上海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破四旧，把那些经典东
西都扫光了。那个时候呢，我们上面有那么一代老
师，有那么一代先生，他们都在学古人，都学得有一
定的功夫。但实际上他们可能只学到古人的一半
或者一多半，我们再去学他们，又只到他们的一半，
这样就有点一代不如一代。七十年代后期，我在广
州读书，那个时候才买到了上海书画出版社的字
帖。而很多过去书画基础很差、很贫瘠的省份，那
一代青年人，正好在改革开放之初长成，他们学书
法一上手就是最好的、原生态的东西。大约10年
之后，九十年代开始，也就是徐老师在书法导报上
写文章的时候，说上海书法在全国有点失落了。那
一代外地的、直接学原生态的作者，直接就上来
了。而我们相比较就没有人家那些东西更吸引眼
球。所以说，大约是三四届五六届国展开始，上海
的名次就往后排了，篆刻也一样。第二个呢，徐老
师在开幕式上讲了这个意思，就是最有创造力、最
有朝气、最有爆发力、最有野心，应该就是青年向中
年走的时代，这个年龄最有进取心，最想得到点什
么、获得点什么。刚才那位浙江的朋友，他跟建国
讨论的问题其实不矛盾，他说他现在不投稿了，过
去一直投稿，逢展必投，那就是一种动力，一种朝
气。上海也是，老的作者不管功成名就与否，他到
了一定水准也不投了。但是我们现在二三十、三四
十岁的年轻人，投稿量明显落后于全国，你们也没
有这个动力是不行的！如果年轻人也不投稿，肯定
是不行的，上海的书法篆刻就没有生气了。还有大
家刚刚讨论的，关于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其实呢是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太富足了肯定是什么事都
做不好，一个人要有点动力必须在——不要说绝
境，至少在困境下，在这种情况下，是最有动力要改
变命运的。

我前年年底到广州开会，我们的标题是“知识
改变命运”。其实我是“高考改变命运”。当年恢复
高考，是建国以来高考人数最多的一次，500多万，
最后录取了27万。为什么？大量的上山下乡知青，
为了改变命运啊。不是贬低农村，只是觉得这一辈
子如果就当个农民会心有不甘。一个人想进步，在
那个年龄段、在那个时间段，也许是最发奋的。今天
我们要鼓励年轻的一代要有这样的想法。上海这个
地方，日子过得有点太好了。有的人认为是生存问
题，卢新元老在谈生存，其实我觉得是已经有点过得
太好了，过得太好不行的。 （下转第4版）


